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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阅读之源,辨阅读之流
∗

———«中国阅读通史»的开创性贡献

□杨敏

　　摘要　«中国阅读通史»系统梳理上古至民国的阅读历史,勾勒政治制度、经济文化、科学技

术、日常生活对阅读发展的影响.以阅读串联中国历史,挖掘源远流长的阅读文化,描述中华文

化的知识形成及发展与阅读的亲密关系.知识来源于阅读、发展于阅读,可以说阅读在改变着世

界,作为第一部多卷本的阅读通史,«中国阅读通史»的编撰有着多方面的开创性贡献.
关键词　«中国阅读通史»　阅读理论　阅读制度　阅读技术　阅读生活

分类号　G２５
DOI　１０．１６６０３/j．issn１００２－１０２７．２０１９．０２．０１９

　　阅读堪称人类最重要的能力,文字、书籍出现以

后,知识由言传身授转向学习语言文字,以书籍为对

象的阅读发展起来,创造了灿烂的印刷文明.从某

种意义上说,阅读推动了世界的发展.２０世纪后半

期电子文明的出现促使研究者反观印刷文明,触摸

阅读的漫长历史.在阅读的转折点上,阅读史研究

兴起了.与西方阅读史研究相比,中国的阅读史研

究相对滞后,成果零星分散,蕴含的能量一直未能得

到有效激发.当然,这是王余光主编的«中国阅读通

史»出版之前的情况.中国阅读通史的编撰打破了

这种尴尬局面,在阅读史研究的诸多方面作出了开

创性贡献,书写了中国阅读史研究的新篇章.
研究阅读需要关注谁阅读、怎么读、读什么这些

发生性的问题,即人们如何通过阅读习得知识的问

题.这极为复杂,很多研究者表达过研究的困惑.
但也并非无迹可寻,法国社会史、思想史学者米歇尔

􀅰福柯(MichelFoucault)在探寻社会发展动力机制

的过程中创立了“知识考古学”,对要探寻的问题进

行考古式研究,考察具体知识得以形成的那些条件.
福柯进入历史的方式是对话语(discourse)进行分

析,研究经验、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,挖掘社

会表象背后的关联代码.如果把福柯的话语分析置

换为阅读研究,便能生成一种实践性很强的“阅读考

古学”,经由阅读而使知识得以传承的那些问题也就

有了探寻的路径.如此一来,阅读史研究在实践中

便是阅读的考古学研究,«中国阅读通史»的编撰即

是对中国阅读历史的一次学术考古,尘封的阅读场

景得以浮出历史地表,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呼应西方

的阅读文明.

１　探索阅读史研究的本土理论体系

法国年鉴学派的“新史学”以社会史、经济史、人
口史等领域的卓越成果,主导着二十世纪上半期史

学界的研究方向.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,新文化史

崛起,带动史学界的“文化转向”.新文化史从文化

的角度阐释历史,以“深描”和“自下而上”的研究方

法,呈现出“微观历史”的面容.新文化史的对焦点

是被大历史遮蔽的普通人,“他们能够而且已经改变

了文化和历史的形成.”[１]这种实践史学也把目光转

向历史中的阅读者,彼得􀅰伯克(PeterBurke)认为:
“在实践史学中,最受欢迎的一种形式是阅读史.”其
重点在于“研究读者的角色,研究阅读习惯的变化,
研究印刷的‘文化用途’.”[２]代表人物有罗杰􀅰夏蒂

埃(RogerChartier)、罗伯特􀅰达恩顿(RobertDarnＧ
ton)、阿尔维托􀅰曼古埃尔(AlbertoManguel)、史
蒂文􀅰罗杰􀅰费希尔(StevenRogerFischer)、林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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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特(LynnHunt)等.隶属于新文化史的阅读史是

年鉴学派“书籍史”研究在文化领域的拓展,即关注

书籍与读者的关系.没有读者的参与,书籍就失去

了存在的意义,因此“要建设一个研究空间,在这个

空间里,让与文本的形式相关的历史和阅读史、读者

史以一种辩证关系结合起来.在特定的时间和地

点,一位读者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,这一共同体与

他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同样的基本关系.”[３]在

历史长河中探寻这样的关系通常有两条路径,一是

运用年鉴学派的计量手段对阅读数据进行整理,得
出宏观的或长时段的结论;一是对具体的阅读现象

进行微观分析,探讨阅读对人生或时代的影响.二

者各擅其长又各有其短,数据统计缺少丰富的细节,
难以呈现动态的阅读场景;微观分析则是细节丰富,
但难以从特殊概括出普遍的阅读风貌.基于此,探
索既有阅读数据又有阅读生活的第三种述史方式,
扬二者之长,避二者之短,才能真正从读者的角度把

阅读的历史勾勒出来.
王余光主编的«中国阅读通史»就选择了第三种

述史方式.全编共计１０卷,首卷为理论卷,依次为

先秦秦汉卷、魏晋南北朝卷、隋唐五代两宋卷、辽西

夏金元卷、明代卷、清代卷(两册)、民国卷,最后为图

录卷.署名编著者１３位,约３８０万字,爬梳整理了

上古至民国的阅读历程.其首要特色在于,综合年

鉴学派书籍史研究和新文化史阅读史研究的长处,
结合中国阅读发展的历史实际,探索了一套具有本

土特色的阅读史理论.«中国阅读史􀅰理论卷»及其

周边著作«中国阅读文化史论»(王余光,２００７)、«阅
读史导论»(王龙,２０１７)共同呈现了中国阅读史的理

论面貌.中国阅读史理论从八个方面研究历史上的

阅读问题:阅读文化、文本变迁、社会环境与教育、社
会意识与宗教、学术变迁、文人生活和阅读传统,这
种述史理论没有照搬西方阅读史的理论模式,充分

认识到中国阅读史的特殊性质,是根据阅读实际概

括、提升出来的有效理论.
西方阅读史的理论建构主要在三个方面用力,

一是阅读本体研究,借助文学接受理论突出阅读的

主体 地 位,汉 斯 􀅰 罗 伯 特 􀅰 姚 斯 (HansRobert
Jauss)、斯坦利􀅰费什(StanleyFish)、沃尔夫冈􀅰伊

瑟尔(WolfgangIser)等论证了作者、文本、读者、阅
读之间的复杂关系,认为文本的意义只有在阅读中

才能产生,个体阅读、群体阅读随时代的变化而变

化.这样的理论把阅读带入了历史之中,所以罗伯

特􀅰达恩顿如是说:“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书的反

应,是完 全 可 以 做 历 史 性 研 究 和 理 论 性 的 总 结

的.”[４]二是阅读权力研究,宗教(基督教、伊斯兰教)
在西方阅读史上拥有至高的权力,既推动了阅读的

发展,又管控着大众的阅读行为.在某些历史时期,
行政还会积极辅助宗教进行阅读管制,读什么书和

怎么读书(朗读或默读)要由宗教权威来决定.三是

阅读载体研究,西方书籍史的物质形态由羊皮、莎草

发展到纸张经过漫长的时期,期间印刷出版技术的

更新与其相伴随,到１８世纪印刷工业来临,书价大

幅下降,阅读由精英向大众普及,迎来平民阅读的时

代.这些西方阅读史上重要的理论性问题至少后两

者与中国的阅读历史有极大差异,即使是神圣阅读

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以世俗化的面目呈现,而且从未

超越居于主流的儒学阅读.另外,中国书籍载体从

竹帛到纸张的变迁及其对阅读的影响走的也是另外

一条道路,这充分说明建构中国阅读史理论的必

要性.
西方阅读通史编撰常把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

看待,国别性的阅读史则多为断代史.古里耶默􀅰
加瓦罗(GuglielmoCavallo)和罗杰􀅰夏蒂埃主编的

«西方阅读史»(１９９９)、阿尔维托􀅰曼古埃尔的«阅读

史»(１９９７)、史蒂文􀅰罗杰􀅰费希尔的«阅读的历史»
(２００３)等属于通史性质的著作,以介绍西方世界的

阅读为主,顺带讲一下东方世界的阅读,选取重要事

件铺陈长时段的阅读状况.艾伦(JamesSmithAlＧ
len)的 «透 过 大 众 的 眼 睛:现 代 法 国 阅 读 史

(１８００———１９４０)»(１９９１)、沃尔夫(D．R．Woolf)的
«英国现代早期阅读史»(２０００)等属于国别断代阅读

史,研究某个国家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阅读现象.
二者比较一下,国别体阅读通史的编撰就成了紧要

的事情.
把视线拉回中国阅读史的研究空间也能看到通

史编撰的紧要.海外汉学研究中,何谷理(Robert
E．Hegel)的«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的阅读»
(１９９８)、虞莉(YuLi)的«中华帝国晚期的阅读史:
１０００—１８００»(２００３),台湾学者潘光哲的«晚清士人

的西学阅读史(１８３３—１８９８)»(２０１４)等,属于断代或

专题阅读史研究,与内地学者的中国阅读史研究状

况相同.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,王余光、徐雁、王龙、
来新夏、曾祥芹、张怀涛、王波等图书馆界的学者和

史学界、文学界的铁爱花、张仲民、赵普光等人,或涉

足阅读理论,或就历史上某些阅读问题展开研究,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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搜集整理阅读史料,也都可以看作是断代、专题研

究.因此,王余光主编的«中国阅读通史»既是中国

第一部阅读通史,同时也补足了西方编撰阅读史时

极度简化中国阅读历史的缺憾,而且在整个世界阅

读史研究领域,也贡献了极其完备的国别体阅读通

史,对世界各国阅读通史的编撰具有实际的参考

价值.
考虑到编撰第一部中国阅读通史,理论的奠基

性和指导性不言而喻,其意图不仅仅在于一部书的

编写,还指向更广阔的领域,如断代和专题阅读史研

究、阅读文化的传承与推广、东西方阅读文化的交流

等.就上文提到的八个板块来说,如果要作一个概

括的话,就是一个从外到内的逻辑结构,仿佛如剥洋

葱一般,层层推进,抵达核心的阅读本体.首先是时

代的社会政治,然后是文化技术,最后是阅读的主流

与支流(阶层、群体、个体),以及阅读理论的探讨.
这种严谨的理论架构,正是阅读史学界一向缺失的.
子曰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.”理论的严谨当然

是学术质量的保证,从知人论世的思路说,也是对中

国传统学术理论的现代传承,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

增强了理论活力.

２　勾勒社会政治力量形塑阅读文化的过程

从抽象层面说,“阅读文化是建立在物质和社会

基础上,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制约而形成的阅读

价值观念和阅读方式.”[５]制度、意识形态等社会政

治力量对阅读文化的规训和塑造是阅读史的一个重

要问题,它决定了阅读文化核心密码的编制方式,决
定了在具体的时代中,能产生和传承什么样的知识.
«中国阅读通史»系统阐述了社会政治力量形塑阅读

文化的全过程,清理出以儒学阅读为本、学而优则

仕、勤学苦读、耕读传家的阅读文化传统,对辨析、传
承优秀传统文化大有裨益.

中华文明史上,政治力量更迭频繁,民族政权此

消彼长,先后出现过多种政治力量形成的政权组织

形式,看似繁乱无章,其实有迹可循,这条线索就是

阅读文化的串联.上古三代,文字阅读主要是王室

贵族的事情,阅读(占卜、记事)直接服务于政治活

动.周朝后期,大一统的政权逐渐解体,“随着春秋

战国时期的文化下移、官学没落、私学兴起,以及新

的社会阅读群体———士阶层的兴起,书籍在社会中

得到传播,同时有较多的人通过私学接触到书籍,书
籍也由早期的王室独占逐渐向全社会扩散,由盟俯

机构不断流入民间,阅读开始成为社会现象.”[６]在

私学传播中,先秦儒家学派脱颖而出,此后不断强化

的儒学主导了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建构和阅读文化

选择.
儒学崇尚礼乐和仁义,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,

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性的自我修养.孔子整理

«诗»«书»«礼»«乐»«易»«春秋»等先秦典籍,成为后

世读者基本的阅读书目.出于政治的需要,汉武帝

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儒学成为官学,儒学阅读支

撑了中国阅读文化的半壁江山.魏晋南北朝近四百

年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的状态,政治集团互相争斗,
社会秩序失去有效控制,文化管控松懈,社会价值取

向出现多元化,儒学与玄学、佛学、道学处于既抗争

又融合的状态.即便如此,儒学仍为官学的正宗,教
授“五经”(«周易»«尚书»«诗经»«礼记»«春秋»)之
学,发展儒学教育.魏明帝曾下诏曰:“尊儒贵学,王
教之本也.”[７]政治上的提倡保证了儒学阅读的主导

地位.
隋唐首开科举取士,在制度史上是极为重要的

举措.从“察举制”改为“科举制”,促进了阅读风气

的社会化.科举以“九经”、“三史”等为必读书目,巩
固了儒学的正统地位.“科举成为成千上万家庭从

子弟童蒙修学开始就精心策划应对的一个社会活

动,熟读规定的经史典籍自然就成为叩开科举仕进

之门的隆重开端.”[８]这无疑培养了一个巨大的社会

阅读群体.
经过五代十国半个世纪的割据分裂,赵匡胤重

建统一中央政权,于是偃武修文,倡导文治.太祖下

令修孔庙,制定尊孔崇儒国策.范仲淹作«上时相议

制举书»,提出“夫善国者,莫先育才.育才之方,莫
先劝学.劝学之要,莫尚宗经.”[９]宋朝开国以后大

兴学校,广开科举.“政府以科举来控制士人的阅读

内容,并以此刺激、推动社会的阅读活动.所以,以
科举为中心的阅读活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功利色

彩.”[１０]宋代科举对农家开放,带动了耕读传家、诗
书继世文化思想的传播,这是阅读所带来的积极作

用,成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.在宋朝的西部和北

部,先后存在着辽、西夏、金、元不同的政权,这些由

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建制各不相同,存在时间

长短有异,生活方式各具特色,但在汉字阅读上都有

相同的取向,在推广本族文字阅读的同时,极力引导

本国人对汉字文籍的阅读,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

文化.王龙概括了各少数民族政权依靠政治力量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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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阅读的特点,其中“(１)无论各民族自己创制了什

么样的文字,儒学典籍始终是他们最主要的阅读内

容.(２)无论有多少个民族进入中原,汉族读者始终

是社会阅读的主体.(３)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文典籍

始终是统治民族的思想来源和文化基础.”[１１]由此

可见,儒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.
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,汉人的经济、文化受到不

同程度的破坏,明朝立国即着手恢复传统文化,尊孔

崇儒,大兴理学.在思想文化领域官方推崇的理学

与民间崇尚的心学双峰并峙,加上经济繁荣带来的

通俗文化的发展,极大地刺激了大众的阅读兴趣,阅
读的大众化渐成气候.明代书籍数量增多、内容世

俗化、阅读走向大众,依据这些条件,«中国阅读通

史»将明代的社会阅读定位成“阅读革命”.清朝立

国后承袭明制,又强化了儒学的权威地位,清世祖在

顺治十四年尊孔子为“至圣先师”,圣祖在康熙二十

三年祭祀曲阜孔庙时手书“万世师表”,高宗五次前

往曲阜,曾谕旨:“国家崇儒重道,尊礼先师.朕躬诣

阙 里,释 奠 庙 堂.式 观 车 服 礼 器,用 慰 仰 止 之

思.”[１２]帝王的举止行为具有典范的意义,清朝也是

最后一个把儒学作为政治资本的朝代.一方面儒学

发展到顶峰随政治的昏暗逐渐衰落,一方面本土和

西方的民主思想愈益焕发生命力,至１９０５年停止科

举,失去政治庇护的儒学核心地位旁落,传统阅读开

始了现代转型.这是又一个阅读的大变革时代,“这
个阅读变革酝酿于晚清,成形于民国,是中国古典阅

读范式的终结和现代阅读体系的开始.”[１３]

由以上综述可知,历代王朝均尊儒学为官学,儒
学阅读成为连接中国历史的一条红线.两千多年

来,儒学不仅支撑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,还形塑了

古人的价值伦理观念和人格修养.“修身、齐家、治
国、平天下”“学而优则仕”等儒学阅读思想,是世界

阅读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现象,积累下的

丰富的阅读文化遗产,值得我们认真研究.

３　论析科技发展对阅读的深远影响

文字载体的变迁是阅读史上的重大转折,读者

的多寡、阅读量的丰俭、读物的可选择性、文化的繁

荣程度等人文现象其实都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.
«中国阅读通史»采用传统朴学的考据方法和西方新

史学的计量方法,以事实和数据论析科学技术对阅

读产生的革命性影响,全面统计了历史上与阅读相

关的数据,这样的考证当得上是一部信史.筚路蓝

缕之功,史心可鉴.
上古象形符号作为汉字的前身只能刻画在岩洞

里面,符号既简单,载体又不可移动,只能供居住者

直观阅读而不能有效传播.距今约４０００年新石器

时代晚期的“陶文”(刻在陶器上的符号)初具汉字雏

形,也具有了可移动性.之后的甲骨文由于载体的

轻便,可以编串在一起,其可阅读性更强.参照«尚
书»的描述,“惟殷先人,有典有册”[１４],带有文字的

甲骨便是中国最早的书籍了.与刻在陶器、青铜器

(金文)、岩石(石刻)一类载体上的文字相比,对甲骨

文的阅读不再是往观,而是可以携来了.笔者以为,
从阅读革命的角度来说,这算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技

术性阅读革命,此后阅读载体的变迁,只是随着这个

路子使得书籍越来越轻便.简册和帛书是第二次技

术性阅读革命,其书写方式由刀具改为笔具,载体与

书写工具共同发生了变革.王充«论衡»有言:“截竹

为筒,破以为牒,加笔墨之迹,乃成文字”[１５],«晏子

春秋»有“著之于帛,申之以策”[１６]的说法,简牍与帛

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并用,据孔子的“韦编三绝”来说,
他读的即是简册.简牍与甲骨相比是可以串联成规

则的书册,便于书写,能够卷叠,可携带性强,而且是

真正的书写,舍去了刀具.更轻便的是帛书,其质地

轻薄柔软,书绘皆宜,展卷即读,合卷乃收,可随身携

带,方便流转.以上几种书籍,共同的特点是制作成

本高,产品数量少,只流通于上流社会.纸张的发明

及技术上的改进是第三次技术性的阅读革命,１０５
年,东汉蔡伦采用新原料改进造纸技术,使得书籍以

抄写的方式得到传播.
秦火以后,汉代要做的一件大事是搜集整理散

落的典籍,得益于书写材料的改进,汉代学术得到了

空前发展,汉文知识体系也得以建立.刘向的«别
录»、刘歆的«七略»奠定了最初的知识体系,从«七
略»中我们了解到自有文字以来到汉代,人们都读了

些什么书籍,产生了哪些专门性的知识.«七略»收
录了“六艺”“诸子”“诗赋”“兵书”“数术”“方技”,为
读者的阅读选择提供了依据,也使得阅读群体突破

贵族官宦,增添了缙绅和部分平民.魏晋南北朝的

造纸技术进一步提高,“活动帘床抄纸器”的发明降

低了纸的生产成本,纸张的推广使用带来了书籍数

量的增加.与前朝相比增量极为明显,汉代班固统

计书籍有“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”,而曹魏官藏书籍

已有“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”,南朝宋则统计有“六
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”,说明知识的传播速度加快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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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量也增多了.
第三次技术性阅读革命是印刷术的发明使用,

知识的传播由手写改进为印刷复制.唐代贞观年间

雕版印刷出现,“印刷术的推广应用,使图书的生产

社会化和产业化,图书贸易规模不断扩大,从而带动

书籍编辑业务的进步、装帧样式的革新和图书广告

的产生.”[１７]唐代书籍的数量达到２８５６９卷.书籍

的诸多变化最终指向对读者的召唤,加上隋唐建立

科举制,确立四部分类体系,士人的读书热情高涨,
文化出现了繁荣.延续到宋代,雕版印刷术得到广

泛应用,官刻、家刻、私刻形成出版界三足鼎立的局

面,据估算两宋刻本当有数万部.宋代编撰了四部

重要的书籍,«太平御览»«太平广记»«文苑英华»«册
府元龟»为士人读书治学提供了便利,也显示了帝王

好读书、兴文治的气象.宋代很多文献记载太宗赵

匡义日读三卷«太平御览»,大臣以为太过劳神,太宗

则说:“朕性喜读书,开卷有益,不以为劳也.”[１８]这

是“开卷有益”的出典处,至今仍被当作劝读的经典

话语.上行下效,阅读风气达至农家子弟,耕读传家

的思想便在宋代普及开来.
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,经元代王槙改为木

活字使用,书籍印刷更为便捷,雕版、活字印刷在明

清时期攀上古代书籍出版的顶峰,阅读的大众化时

代随之到来.“据«明代版刻综录»所录,明代至少有

５２５７家出版单位.再根据其他材料估计,明代所刻

印的书应在３万种以上.加上无数的手抄本,它们

共同成为明代阅读活动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

件.”[１９]这股出版热潮在改朝换代之后很快接续上

来,且出版的书籍多于前朝.清代印刷出版业有三

件事情至关重要,一是编修«四库全书»,著录之书共

计３４５７种,７９０７０卷;存目之书６７６６种,９３５５６卷.
还衍生了一批目录学和考据学的书籍,如«四库全书

总目提要»等.书成之后,乾隆有谕旨:“兹«四库全

书»允宜广布流传,以光文治.”[２０]二是自然科学类

书籍首次达到出版高潮.中国古代重视人文知识的

传播,自然科学一直未有长足的发展,清代算是补上

了这一课.受西学东渐的影响,西方自然科学书籍

得以在中国出版,同时也刺激了对中国自然科学书

籍的整理,诸如天文学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学、医学、生
物学、地理学、工艺及技术等自然科学领域书籍的出

版,使得现代知识体系初具雏形,为民国时期知识的

大转型奠定了基础.三是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,可
称为古代最后一次技术性阅读革命.进入１９世纪,

凸版铅印技术、平版石印和胶印技术、凹版雕刻铜版

技术相继引入中国,新技术不仅能出版精美的图书,
还能印刷大版面的杂志、报纸,印刷纸张开始进入到

人的日常生活之中,阅读随处、随时即可进行.
清王朝最后的一段时期,出版印刷业的机械化

程度越来越高,跨到民国以后书籍报刊的出版印刷

真的可以说是雨后春笋,层出不穷.印刷出版的繁

荣带来了知识体系的大转型,以科学为导向的现代

知识体系建立起来,传统的四部之学被拆解,一种新

式的、具有现代色彩的阅读范式形成.“这种新的阅

读系统以大众阅读为核心,具有多元性的价值取向,
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,对中国

社会现代公共性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.”[２１]

科技改变了阅读,一部阅读史也是一部科技发

展史.处在当下新一轮技术性阅读革命———电子阅

读的时代,更能看清科学技术给阅读带来的革命性

影响.这是一次颠覆性的技术性阅读革命,数字阅

读快速渗透进人的日常生活,纸质阅读受到极大冲

击.“这是读书人生活的一场真正的革命,不能不让

人反思.对中国阅读史的研究,正是基于对现实的

一种历史反思.”[２２]

４　还原历史长河中的读书生活场景

阅读史研究的本体是丰富多彩的阅读生活.中

国是尊崇读书、热爱读书的多民族国家,如何更真切

地还原历史场景,有一个方法论的问题.«中国阅读

通史»在处理阅读生活时,采用与制度、科技分析使

用的自上而下和计量统计不同的方法,以新文化史

擅长的自下而上的方式,寻找动态性的阅读细节,串
联出不同时代相同的阅读场景,描绘了中华民族源

远流长的阅读画面,理清了阅读文化的来龙去脉,增
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向心力.

中国古代阅读心理有功利和非功利之分,为求

取功名而寒窗苦读有明确的外向性目标,为修持身

心而徜徉书海有明确的内向性目标,无论哪一种,都
反映了古代尚文崇古的文化心理.文在古汉语文化

里有丰富的内涵,既代表了德行、智慧,文雅和美善

的风范,又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外化.崇古从孔子时

代就已开始,他说过“郁郁乎文哉! 吾从周”[２３]这样

典范性的话语,后世研习儒学者,均以持守尧舜禹、
文武周公、孔孟的“道统”自居,因而得到人们的

景仰.
上古时期王公贵族拥有阅读权力,其子弟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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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接受教育,«白虎通»«大戴礼记»均记述儿童八岁

入学读书,学习六艺等知识.刘向«列女传»载有上

古阅读事迹,可参阅.春秋战国时期“士”阶层兴起,
阅读群体开始下延,«庄子»中说:“其在于诗、书、礼、
乐者,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.”[２４]读书明(道)
理的思想形成于先秦,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等多次阐述

过这样的道理,孔子有“士志于道”“笃信好学,守死

善道”的说法,“儒家士人的道德行为取向包含了两

个方面:就家庭而言,个体行为须符合孝、悌、慈、友
的要求;对国家而言,个体行为必须体现仁、义、礼、
智、信、忠的要求.”[２５]概括起来就是“内圣外王”之
道,为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.

汉代书籍增多,阅读者亦众.«汉书»记载淮南

王刘安的事迹,“淮南王安为人好书,鼓琴,􀆺招致宾

客方术之士数千人,􀆺时武帝方好艺文,以按属为诸

父,辩博善为文辞,甚尊重之.”[２６]描绘了刘安组织

士人读书、编书的生活场景.东汉时,光武帝麾下不

仅文臣,而且武将也多研习儒术,“如邓禹,年十三能

诵«诗»,受业长安,􀆺有子十三人,使各守一艺,修整

闺门,教养子孙,皆可为后世法.”[２７]读书习艺,明理

修身,由此可见汉代家庭生活与阅读的亲密关系.
魏晋风起云涌,生活跌宕,清谈超越之风大兴,

一时谈玄论道、率性而为者被目为名士,且吹进内

帷,“谢弈女道韫,王凝之妻也.凝之弟献之尝与宾

客谈议辞理,将屈,道韫遣婢白献之曰:‘欲为小郎解

围.’乃 以 青 绫 步 障 自 蔽,申 献 之 前 义,客 不 能

屈.”[２８]这一日常小景说明谢道韫不仅有咏絮之才,
还有明辨之智,均是从阅读中学习积累的才华.

隋唐首开科举,促成了诗书教子的文化传统.
甘州张掖赵孟武母亲劝其弃猎从学,后中进士.济

南林氏丈夫早逝,子侄七人均在林氏劝导下勤学成

名[２９].宋代科举向农家开放,使得诗书教子的生活

进入农家.“三更灯火五更鸡,正是男儿读书时”,灯
下苦读的少年身旁,常常有母亲的陪伴、督促.日常

生活中的阅读,并不仅仅是寒窗苦读,也有温馨愉悦

的场景.宋代赵明诚、李清照夫唱妇随的读书、藏
书、编书生活,已为阅读史上的佳话,是把读书融入

生活的典范.夫妇二人皆出身书香官宦之家,自幼

浸淫于书香墨海,皆文才风流.«金石录后序»记载

他们在青州归来堂安贫乐道的雅致生活,“每获一

书,即共同勘校,整集签题.􀆺故虽处忧患困穷,而
志不屈.”[３０]能做到阅读生活化的人,其生活必获得

艺术化的提升,阅读与生活浑然无间,杨万里的«读

书»一诗亦呈现如此的意趣:“读书不厌勤,勤甚倦且

昏.不如卷书坐,人书两相忘.兴来忽开卷,径到百

圣源.说悟本无悟,谈玄初未玄.当其会心处,只有

一欣然.此乐谁为者,非我亦非天.自笑终未是,拨
书枕头眠.”[３１]

古人重视读书,在家族观念上强调世代相传,是
中国古代家训的特色.历史上不乏世代相传的书香

世家,不仅男子读书,女性自幼也接受教育,到明清

两朝,一家女性皆读书的所在多有.叶绍袁之妻沈

宜修和三位女儿纨纨、蕙绸、小鸾均负诗名,常常诗

书唱和.山阴祁氏家族世代书香,祁彪佳夫人商景

兰,儿媳张德惠、朱德蓉,女儿祁德渊、祁德茞、祁德

琼亦读书好学,工诗能文.这就是典型的书香门第,
文化传承源远流长.

传统中国以农业为本,农耕文明获得长足发展,
事农与读书合流是必然的事情.上古即有舜耕于历

山,伊尹耕于有莘的事迹,三国时期诸葛亮曾“躬耕

于南阳”,晋陶渊明«读山海经»有“既耕亦已种,时还

我读书”的自述,耕读合一在宋代扩散开来,明清时

期发扬光大.“耕读不仅是中国古代读书人主要的

生活方式,而且体现着他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,对生

命意义的体悟,对独立人格的追求,对读书与生活的

实践,对学术文化的传承.因此,耕读就成为中国古

代文人生活的重要特点.所谓‘带经而锄’亦为美丽

的田园风景平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.”[３２]晴耕雨读、
昼耕夜读也是平民大众的生活方式,弭氏教导儿子

谢惟馨说:“吾家赖以为生者,不过读与耕耳.君于

读书之暇,何不于田省耕,劝戒勤惰,以望有秋,以办

两税之需,以赡一家之养.”[３３]由于历史的原因,耕
读传家的优秀传统已然难以为继,２０世纪９０年代

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忆童年生活,记忆犹新的是春节

贴的春联:忠厚传家,诗书继世.环顾当今,已经没

有人在门楹上贴这样的对联了.楹联的对照,显示

了当前传承阅读文化、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性.
司马迁«报任安书»说,人有郁结之处,欲以疏

通,故述往事,思来者.«中国阅读通史»可谓异曲同

工,“２１世纪以来.电子设备和网络普及,阅读,特
别是传统意义上的阅读等相关问题备受关注.我们

应该怎样认识阅读和阅读文化的含义、特征及其发

展趋势,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如何弘扬阅读文化􀆺􀆺
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.阅读文化与阅读史

研究就是对阅读传统的总结和对现实阅读状况的反

思,对于我们继承优良的阅读传统,推广社会阅读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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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书香社会,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品质和可持续

发展的潜力,亦将有所裨益.”[３４]所谓知古才能鉴

今,通观全书,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.
«中国阅读通史»从起意编撰到出版发行历时

１３年,是“第一部以中国阅读史为研究对象的多卷

本通史类著作”[３５].唯其是第一部,在取得诸多开

创性成就的同时,也留下了一些不足,概括起来有如

下几点:第一,文体、风格不尽统一,各卷内容轻重有

别.第二,史料选择缺少章法,有的堆积过多,有的

稀少奇缺.第三,阅读场景的还原有所欠缺,阅读传

统的勾勒不甚清晰、连贯性不强.这当然是瑕不掩

瑜,但可以提醒我们在史实、史鉴的把握和叙述上注

意统一的文体风格,在尽可能还原历史场景的前提

下选择有机的材料,描画动态的历史场景,勾勒生生

不息的阅读文化传统.
新世纪以来,阅读推广研究如火如荼,阅读史研

究则不温不火,热与冷不相调和.时下阅读推广研

究几乎没有阅读史的学术基础,产出的学术成果大

多为推广案例的收集和整理,偏于阅读推广方法的

介绍.«中国阅读通史»体现的学术精神、提供的学

术方法,对于扭转阅读史和阅读推广研究的轻飘与

散乱,确实大有助益,相信会带动学术研究的良好风

气,产生更多的厚重之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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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nsofThousandsofRiversReturntoTheirBirthplaces
—ThePioneeringContributionofGeneralHistoryofChineseReading

YangMin

Abstract:TheChineseGeneralHistoryofReadingsystematicallysortsoutthereadinghistoryfrom
ancienttimestotheRepublicofChinaforthousandsofyears,andoutlinestheinfluenceofpolitical
system,economic,culture,scienceandtechnology,anddailylifeonreadingdevelopment．Itaimstolink
thehistoryofChinesehistory,toexplorealongＧstandingreadingculture,andtodescribetheintimaterelaＧ
tionshipbetween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Chineseculturebyreading．Knowledgecomesfrom
reading,andtherichnessofknowledgedependsonreading．Itcanbesaidthatreadingischangingthe
world．AsthefirstmultiＧvolumebookofgeneralhistory,thecompilationofChineseGeneralHistoryof
Readinghasmanypioneeringcontributions．

Keywords:ChineseGeneralHistoryofReading;ReadingTheory;ReadingSystem;ReadingTechnolＧ
ogy;ReadingLif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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